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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4版）以说明“推动人类的外
太空长期生存”的新进展，但该报告事实上
只编写过一次就再未更新。

尽管人类在太空中已经飞行了几十年，
但“对于太空对人的影响，人类的无知远胜
于已知”。人类已知火星的重力约为地球重
力的三分之一，也知道人的生理机能会在微
重力状态下退化，骨骼中的钙会流失，但不
知道如何消除、减轻甚至改变这种影响，也
不知道多少程度的重力足以解决这个问题。

博尔登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NASA
目前的解决方案，是通过研发 SLS这样“更
快更强大”的重型运载火箭，保证以足够高
的效率把宇航员从地球送上火星，这样人类
暴露在太空辐射及微重力中的时间就会短
得多。

王小军透露，中国在机器人火星探测阶
段采用大型或重型运载火箭，直接将探测器
发射至地火转移轨道；但在初期载人探测阶
段采用核电核热推进组合、人货分运，先在
近地轨道组装探测器，再从高椭圆轨道出
发。远期规划则是采用核动力一体化运输
模式，从地球空间驿站等基地出发，选择地
火循环轨道，并在地火循环轨道上布置转移

飞行器，转移飞行器的推进剂由地面或空间
加注站补给。

如果 NASA能实现博尔登所言的技术
突破，意味着近地轨道空间站及月球基地不
再有“中继站”作用。在最近的一次商业太
空峰会上，“太空冒险”公司轨道飞行项目副
总裁法拉内塔就指出，这意味着人类未来可
能不经由空间站去火星。火星协会主席、先
锋宇航公司总裁罗伯特·祖布林则强调，
NASA应该专注于这种直接到达火星的方
案，而不是在近地轨道或月球上从事建设空
间站等“平凡的工作”。

当年阿姆斯特朗登月时，只要“先于苏
联人登上月球”，就算是实现了NASA对美
国社会和国会的承诺。但将人类送上火星
后的价值问题，不是技术可以解决的。小布
什政府时期的航天委员会主席、前美国众议
员罗伯特·沃克由此发出疑问：“人类在太空
中真的有未来吗？”

沃克指出，人类应考虑多种不同的情
况：能否在火星上生活？能否在火星上实现

“自给自足”？是否总归要回到地球？如果
人类不能在火星上生活，那么火星“就像一
座珠穆朗玛峰”，是冒险的象征，但缺乏实际

价值。
如果人类可以在火星生活，但不能自给

自足，那么火星适合作为科研基地。问题在
于，中美两国的无人探测器都已登陆火星，
五个国家的航天器在绕火星轨道飞行，
NASA的工程师已经开始研究“无人空间站”
的可能性。寻找、采集化石的工作，可以由
机器人完成，人类未必有冒险登陆的必要。
而如果人类可以在火星自给自足地生活，但
又总是要回到地球，那么火星将成为资源基
地。只有当前述三个问题都得到肯定回答
时，火星才会成为“殖民地”，实现人类在太
空长期生存的目标。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没有人能给出三个肯定回答。唯一可
以确定的是，火星并不“宜居”。

分析人士指出，现在NASA及美国航天
事业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向近地轨道及月球
之外空间的探索，每一种可能的方向几乎都
要消耗未来几代航天人的全部资金、精力和
时间，但又没有任何一项任务，具有能说服
公众的合理性或紧迫性。

尽管尼尔森近期仍充满信心地表示“拜
登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太空飞行非常着
迷”，但博尔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不确

定大多数美国民众是否真的还强烈支持
NASA进一步探索太空。

《自然》杂志 200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年轻一代受访者对NASA的支持程度远
不如上一代人。接近80％的45岁以上受访
者认为自己受到“阿波罗”计划的感召，但只
有不到40％的34岁以下受访者表达出相同
的情感。

“当前任何寻求社会公众对外太空探索
持压倒性支持态度的人，都要等很长一段时
间。”博尔登说。汉德伯格则感慨，“在航天
领域开启一个项目，然后进度延迟、成本超
支，然后继续，这样的好日子早已过去了
——除非太阳系突然出现‘小绿人’（外星人
入侵）。”

2020年，NASA为推进商业空间站项目
申请 1.5 亿美元预算，仅获批十分之一。
2021年，NASA仍申请 1.5亿美元，国会仅拨
付 1700万美元。NASA副局长格斯滕迈尔
对此表示担忧，认为极有可能出现商业机构
的空间站尚未建成，NASA就为了腾出资金
而先撤出国际空间站的“错误选择”。那将
意味着，短期内近地轨道只剩下一座来自中
国的空间站。

人工智能能超越人类并代替人类？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极其迅
速，各种智能设备、智能软件已走进千家
万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
式。因此，不少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
人工智能将会全面代替人类智能，甚至超
越人类智能。

不过，这种观点过于悲观，人类的思
想和行为中最重要最独特的部分，是人工
智能无法实现，更无法替代的。人工智能
不管多么发达，归根结底，都是在人类给
定的框架下解决问题。比如，某人每天上

下班，公司和家之间的距离有 15公里。他
可以选择的交通工具包括打的、公交车、
地铁、自驾车、共享单车，以及这些工具
的组合。如果他去问导航软件，导航软件
可以根据他的要求以及实时路况，给出一
个最优的出行方案。这在现实中往往是很
有用的。然而，虽然有不少人会选择在工
作地点附近买房或租房来解决通勤问题，
导航软件却绝不会给出搬家的方案。因为
导航软件的运行程序，或者说运行框架没
有这种手段可供选择，但人却不会受既有

框架的约束。
人工智能也不能主动确定需要解决的

问题是什么。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
果我问智能应答软件：“帅帅在哪里，你看
到帅帅了么？”它要么回答不知道，要么给
出一个错误的答案。而我如果拿这个问题
去问人，被问的人不管知识水平如何，第
一个反应恐怕都是：“你说的帅帅是谁
啊？”我就会告诉他，帅帅是我的小狗，是
什么样子，有多大，有什么特点，等等。
可见，人类首先能够主动确定要解决的问
题是什么，也就是说确定目标。我举的这
个例子非常简单，以后人工智能或许也能
应对，但并不是软件学会了如何确定问题
所在，而是设计人员扩充了或者改变了软
件运行的程序或框架。

总之，如果人类确定了问题，确定了
可用的手段或者信息，人工智能可以给出
答案，乃至近乎完美的答案。但是，人工
智能不会设计这种目的—手段的框架，也
不会主动突破这种框架。

人是追求意义的智慧生物，因此有自
己的价值观。人类赋予某些事物以意义或
价值，才构成了目的—手段的逻辑关系。
也就是说，人能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怎
样才算是达成了目的。而人工智能没有意
义的概念，需要人类将具有意义的逻辑关
系编码输入，人工智能才能按照这种关系
工作，但它本身无从建立这种关系。

人以意义来理解世界，也以此与他人
交流、合作。米塞斯曾举过一个例子，假

如某人闯入了一个从未去过的原始部落。
那些原始人未开化，没有语言，或者即使
有语言他也听不懂。但是，如果他看到这
些原始人架锅生火，他就会知道，他们是
要做饭了。人类有相似的心智结构，即使
语言不通，也可以相互理解。如果换成机
器人呢？除非是科幻电影里那些由演员扮
演的机器人，否则它只会搜索和输出代
码，而不会真正试图去理解眼前所发生的
事。

可见，人与人工智能最大的不同，就
是人通过意义和价值与外部世界建立联
系。这是人作为主体而不是客体的基础，
也是人类合作和创新的基础。人工智能没
有意义的概念，没有价值观，终究只能是
人的工具，而不可能超越人类。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可以看出，主流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正是将
人当成了在既有目的—手段框架下寻求最
优解的机器。这其实是省略了人的行为中
最具有本质性和创新性的部分。理性经济
人所构成的经济体，是静态的、机械的，
被动的，充其量是人工智能的世界，而不
是人类社会。

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因此经济
学不研究也没有足够的能力研究某个个人
究竟应该确定什么具体的目标，运用什么
具体的手段，但是，经济学应该将个人在
目的—手段框架的行为模式纳入研究的范
畴，否则就是舍本逐末，具有难以克服的
缺陷。


